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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声自相应 同心自相知”
———范敬宜与郑伯萍

张立行
今年上海夏天的气温屡创历史新高。

海上著名老画家、 吴湖帆再传弟子郑伯萍
给我来电话， 说最近抽空将范敬宜生前与
他往来的书札全部整理完毕， 问我是否有
兴趣完整地看一遍。

范敬宜曾经做过经济日报、 人民日报
总编辑，学贯中西，是中国新闻界德高望重
的前辈和大才子。 他与郑伯萍非亲非故，也
不操同一职业，年龄更是相差 11 岁。 他们
是如何产生交集的？

我在文汇报曾兼编过一个叫“鉴藏”的
专刊。 2009 年 11 月下旬，我收到范敬宜的
亲笔来信，信中还夹有一张他的名片。 范敬
宜在信中表示 “我很喜欢读你们的鉴藏专
刊”，并特别提到他看到 11 月 13 日的“鉴
藏”专刊刊登的郑伯萍先生“清丽雅逸的吴
（湖帆）派山水”作品，感到“真是久违了”。
范敬宜说他离开上海“已经将近六十年，对
上海当今画坛已不熟悉， 对郑伯萍的名字
还是初闻”， 对郑伯萍先生的画作颇多称
誉。 范敬宜认为“鉴藏”刊登的著名评论家
江宏先生撰写的介绍郑伯萍绘画艺术的评
论《敢违“祖训”的山水画名家郑伯萍》“公
允精当”。 不过，他也对江文的一些观点写
下了近千字的商榷意见，并表示是“一孔之
见， 仅供参考， 如果你们认为有点参考价
值，可转郑伯萍、江宏两位先生。 ”范敬宜的
商榷意见，观点独到，行文严密，见识内行，
补充了一段如今鲜为人知的有关海派大家
吴湖帆的珍贵翔实的史料， 展现了他对海
派绘画历史、 传统透彻的了解和深厚的学
养，俨然是一篇简短出色的随笔式画论。

经商议，报社准备在“鉴藏”专刊刊发
范敬宜这封来信。 为慎重起见，刊发前我特
意与范敬宜先生通了电话。 范敬宜先生非
常热情，电话持续了一个多小时，他兴味盎
然地详细询问了当下海上画坛和郑伯萍的
情况， 也简单介绍了他是如何与海派书画
和吴湖帆结缘的。

2009 年 12 月 11 日的“鉴藏”专刊在头
条刊发了范敬宜先生的来信， 并加了一个
《也谈吴湖帆用纸》的题目。 来信的发表引
起了各方很好的反应。 一些不熟悉范敬宜
先生的书画界人士，竟以为文汇报“鉴藏”
专刊又发展了一位高水平的书画评论作
者， 还建议 “以后可以让这位范先生多写
写，文章很有看头”。 之后，我又与范敬宜先
生通过几次电话，并向他约稿，并按他的嘱
咐选了上海中国画院所编的《春华秋实》等
若干画册给他寄去， 他也将他曾发表过的
有关书画的文章寄我。 我这才第一次对范
敬宜先生的书画创作脉络有所了解。

“平生最为佩服吴湖帆”

范敬宜 15 岁即入国学大师唐文治先
生创办的无锡国学专修学校。 后又以优异
成绩考进上海圣约翰大学。 人民日报原副
总编辑、 著名散文家梁衡在一篇纪念文章
中说范敬宜“论学问是中西合璧，论经历是
七上八下， 论意志和信念可谓九死而不
悔”，并认为范敬宜的才学堪比人民日报第
一任总编辑、学者邓拓。

范敬宜是北宋名臣范仲淹之后，家学渊
源。 祖父是吴中名士，父亲曾就读于南洋公
学、毕业于上海交大，抗战初期英年早逝。
其外祖父是留学日本、 著名的苏州草桥中
学（今苏州市第一中学）创办人蔡云笙，历
史学家顾颉刚、文学家叶圣陶、名画家吴湖
帆都是草桥中学第一期的学生。 蔡云笙本
人在苏州也是一位有名的诗人和书法家。
范敬宜母亲蔡佩秋曾师从章太炎、吴梅、龙
榆生，工诗词，擅音律，丧偶后独立自强，教
书育子。

据范敬宜先生介绍，他自幼多病，直到
十三岁还不能正常上学。 母亲担心范敬宜
虚度一生， 亲自为范敬宜传授中国传统经
典， 曾留学美国的姑母则当了他的英文老
师，教给他西方文化的概要。 此外，母亲还

劝他拜师学画， 并延请上海著名画家樊伯
炎先生为其启蒙。 樊伯炎先生的先人樊少
云，是吴门画派传人，与吴湖帆、吴待秋、吴
子深并称“吴门四杰”。 樊伯炎多才多艺，不
仅雅擅丹青，而且精于音律，昆曲、琵琶、古
琴、箫笛无不当行出色，同时还是古书画鉴
定的行家。 在他的熏陶下，范敬宜在山水画
方面打下了厚实的基础。 范敬宜 17 岁时在
学校的一次书画比赛中夺得第一， 已故著
名画家、 曾任上海中国画院副院长的王个
簃先生看了范敬宜的作品， 说：“此生将来
必夺我画人一席地。 ”

范敬宜少年时代还显露了擅长古典诗
词的天赋。 13 岁时为清末名画家张子祥山
水画题诗两首：“深岩沉壑倚长流， 满谷松
风堪久留。 山瀑时同清咏起，单衣宁觉已新
秋？ ”“罢钓归来宿雨收，一溪绿水泛轻舟。
诗情只在斜阳里，莫向云山深处求。 ”诗情
画意融合得天衣无缝。 无锡国学专修学校
名师云集， 范敬宜入学后进步神速， 诗、
词、曲无所不擅。 范敬宜的书法自幼即得自
外祖父蔡晋镛的亲授，加上丰厚的学养，充
满书卷之气。

范敬宜当年无锡国专的学长， 长他 9
岁的冯其庸教授曾在《诗书画一体，情文韵
三绝》一文中说范敬宜，“以诗而言，情韵相
生，久读不厌；以书而言，功夫深厚，出笔就
见法度；以画而言，前辈大师曾如是评说：
‘卓矣范君’！ ”

范敬宜本人在绘画上，“最为佩服吴湖
帆”，认为吴湖帆以“书、画、诗、词驰誉”，不
愧海上画坛“祭酒”。他曾经还专门写过两篇
散文 《大师与小卒》、《艺坛勿忘吴湖帆》，记
叙了他当年与吴湖帆的交往，呼吁应该全面
认识吴湖帆在中国传统文化方面的价值。

范敬宜先生当年是吴湖帆家的常客。
学校书画举行义卖筹款活动， 别人不敢去
找吴湖帆，他自告奋勇去找吴湖帆，吴湖帆
一口答应。 他课余还经常去吴湖帆的梅景

书屋求教， 那里几乎天天高朋满座， 吴湖
帆一边挥毫点染，一边谈笑风声，范敬宜在
旁边耳濡目染，受益匪浅。 有次，他把自己
临摹的民初大画家陆廉夫（恢）的一本山水
册页装裱好后拿去给吴湖帆看， 希望求得
吴湖帆的指点。 由于没有落款，吴湖帆看了
一眼就说：“唔，这是陆廉夫年轻时画的。 ”
范敬宜闻言就开玩笑地对吴湖帆说：“那就
请太先生给题个签吧”。 吴湖帆欣然挥笔在
封面标签上题写了“廉夫画册”四个大字。
范敬宜见状急忙说是自己临的， 吴湖帆大
为惊讶，但吴湖帆脑子转得快，略一迟疑，
即在 “廉夫画册” 四个大字左边添写一行
“敬宜范世兄临本属吴湖帆题签”。 范敬宜
曾向吴湖帆请教临摹之道， 吴说：“临摹要
取法乎上， 最好能从宋元名家的真迹入
手。 ”并随即打开画箱，取出一件装裱极精
的画轴， 打开一看竟然是元代名画家盛子
昭（懋）的绢本设色山水。 吴说：“这幅画笔
墨变化很多，借给你去临摹吧！ 留心揣摩，
一定能大有长进。 ” 范敬宜后来在文章中
说，吴湖帆竟然“把这样的珍贵文物借给一
个相识不久的年轻人， 我简直有点不敢相
信”，令他感动不已。 他将这件元人名迹临
摹了数遍，直至解放后才奉还吴湖帆。

所以， 当范敬宜事隔多年在文汇报上
看到郑伯萍先生正宗的吴（湖帆）派山水，
心里自然格外高兴，在情感上也颇觉亲近，
也由此在他生命的最后时期， 与郑伯萍共
同书写了一段艺坛佳话。

“现在书画界最大的问题，便
是文化的缺少”

我按范敬宜先生的嘱托，将他的来信复
印给了郑伯萍先生。郑伯萍先生看了范敬宜
先生的信，颇为范敬宜先生的学养、见识和
平实谦和的态度所折服，并自谦地表示范敬
宜先生对他作品的称赞是“过誉了”。

郑伯萍先生原本在同济大学学习数

学， 毕业后还做过一段时间的数学教师。
但他幼年即嗜丹青， 早年拜著名国画家凌
虚为师，后“余事”成家，长期在上海大学文
学院艺术教研中心任教，教授中国绘画。 他
的山水画师从俞子才，源出吴湖帆。 吴湖帆
以其过人的艺术敏悟补了中国画用色单调
之短。 对吴湖帆浓艳而清透，亮丽而不失雅
逸的设色格法，郑伯萍颇有领悟，深得吴氏
艺术精髓， 同时又能在继承之中， 颇有发
展， 成为海上吴 （湖帆） 派山水的优秀传
人。 郑伯萍也酷爱中国古典文学，从小即
受先秦古文、唐宋诗词的熏陶，追慕吴湖帆
先生“书、画、诗、词”合而为一的风范。

郑伯萍先生很快联系上了范敬宜先
生，或电话长谈或书信往来，彼此都相见恨
晚。 郑伯萍先生给范敬宜先生寄去自己
的画册，范敬宜先生也还赠以《范敬宜诗书
画》集。

范敬宜先生在 2010 年给郑伯萍先生
的信中说，“古人有言：‘人之相交， 有白发
如新，有倾盖如故。 ’我想，我们的相交，可
以说是‘未见如故’。 是艺术思想上的相通，
使我们成为精神上的莫逆之交， 这使人不
能相信，有一种难以解释的‘缘分’”。 范敬
宜先生在信中感慨，“艺术上的认同， 是我
们之间的媒介。 我二十岁从上海到东北，五
十三岁调到北京，没有结识过一个画家，也
没有一个人知道我喜欢国画， 这使我感到
深深的寂寞。 ”当听说郑伯萍先生准备春夏
季节到北京时，范敬宜先生很是兴奋，在信
中说：“我当然是高兴的...... 张立行先生也
是我未曾谋面的‘神交’，如果他能与您同
行，那就更好了”。

当年 3 月初，郑伯萍先生偕儿子、学生
到北京看望范敬宜先生， 我因为报社正好
有事， 遗憾未能同行。 郑伯萍先生回上海
后，范敬宜先生于 3 月 19 日又给郑伯萍先
生写来一封长信，表示在北京彼此“畅谈半
日，快慰平生。 只惜时间太短，总觉言未尽

意，尚有遗憾。 ……无论是对人生、对艺术、
对世情社情， 都有那么多共识， 在当今之
世，可谓难得的知音。 但愿这种友谊，能够
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而且历久弥新。 ”

范敬宜先生在信中告诉郑伯萍先生，
“我们能够如此默契，主要是对中国书画艺
术，特别是对吴湖帆前辈的钦慕和追求。 所
不同的是，我与吴大师相识的时间太短，后
来走上了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 而您有幸
得吴门弟子俞子才先生的亲炙， 加上数十
年不懈的勤奋和深悟， 进入了许多艺术家
不易进入之境。 这不能不归因于您丰富的
学养。 而这种学养在丹青笔墨上的突出表
现为‘雅’和‘静’。 这是千百年来中国画家
孜孜追求的美学境界。 然而真正进入这个
境界的为数不多。 倪云林是其中的翘楚，可
是过于萧索，能得其神韵者太少。 ‘四王’也
崇倪仿倪，但或失之‘闷’，或失之‘熟’。 明
清以降，能真正达到‘雅’而美之境者，首推
湖帆。 近百年来，学吴、仿吴者多矣，能得其
神髓者实寡。 非功力不逮，难在缺失‘书房
底蕴’，出手便俗。 尊作的魅力，全在于舒卷
即有书卷气扑面而来，如饮醍醐，根源便在
‘文化’二字上。 而现在书画界最大的问题，
便是文化的缺少。 ‘士三日不读书，便面目
可憎，言语无味’，书画艺术同样如此。 ”

今天细想范敬宜先生信中这些话，绝
非针对郑伯萍先生一人所言， 而是切中当
下中国书画界传统文化缺失的时弊， 展现
了范敬宜先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挚爱
之情。

郑伯萍先生告诉我， 范敬宜先生还在
给他的一封信中说了一个小故事。 上世纪
八十年代初， 范敬宜先生随中国新闻界代
表团访问日本，曾去一位日本教授家作客。
教授家庭院不大，但十分清雅，几间瓦舍，
掩映在老树修竹、疏篱曲径之中，如入唐人
诗境。 该教授问范敬宜先生感觉如何，他脱
口说了一句“真雅”。 不料这位教授大为吃

惊说：“中国人也懂雅？ ” 范敬宜说：“当然
懂，而且中国审美的最高境界就是雅。 您这
里的意境，在唐诗里都能找到。 ”教授立刻
改变了傲慢之态，赶紧请他们入室品茗“清
谈”。当时，范敬宜先生的内心十分感慨。进
入教授的书房以后， 范敬宜先生见案头有
纸张笔墨，便随手画了一张庭院简图，令这
位日本教授大吃一惊。 范敬宜先生开玩笑
说，算是“当时出了一口鸟气”。 此图范敬宜
先生一直保存着。 后专门复印一份，寄给郑
伯萍先生以作纪念。

遗憾的是，范、郑这段难得的交往也因
2010 年 11 月范敬宜先生的去世戛然而止。
其实，范、郑真正有交集也不过短短数月而
已， 但从他们频繁往来的信件和电话看，彼
此是如此的声气相投。 除了价值观、艺术观
默契一致，我想还与他们相仿的书画创作经
历有关。范敬宜先生在大学学的是国学和新
闻， 郑伯萍先生在同济大学读的是数学。书
画创作对他们来说本来都是“余事”。范敬宜
先生解放后参加了党的新闻工作，书画创作
真成了他的业余爱好。而郑伯萍先生却在人
生兜兜转转了一个大圈子之后，最后终在盛
年之际将书画创作的“余事”变成了自己的
专业，圆了自己的艺术梦。 范敬宜先生对郑
伯萍先生的“幸运”是颇为羡慕的。范敬宜先
生曾经在《范敬宜诗书画》一书的序言中这
样写道：“如果不是后来命运的改变， 我在
诗、书、画方面可能会有一些成就。 ”不过，范
敬宜先生对他的人生选择从不后悔。书画创
作对他的新闻工作也颇多助益。 他曾经表
示，“‘物艺相通’，诗、书、画作为一种‘余
事’， 对我的新闻生涯产生着潜移默化的作
用。它们经常在我审时度势、谋篇布局之际，
给我以灵感，给我以启发，其中的妙谛，只可
意会，无法言传。 ”

范敬宜与郑伯萍的交往佳话， 也正应
了晋傅玄的“同声自相应，同心自相知”这
十个字。

我一直认为中国画是一种心象的艺
术，是我们这个民族精神物化的展示。 笔
墨在缣素纸帛上的挥洒开合、 晕化洇润，
囊括万物而陶冶天机。 唯其如此，水墨画
被视作是中国画的代表， 是国粹的标志，
即就是以最简单、最纯朴、最元初的水与
墨来达到这种艺术的极致与图式的谱系。

海上花鸟画家陈世中先生对水墨情
有独钟，半个多世纪来他浸润其中，上下
求索，反复揣摩，以求真正把握其水性墨
趣，生动展示其笔情意蕴。正值“映日荷花
别样红”的时节，在他的画室“留泓簃”观
其近作的几幅水墨花鸟画作， 翰墨淋漓、
水韵弥逸，笔致畅达，心手相应，臻达了一
种大象无形而境生象外的新境界。

墨色， 实际上是东方精神的人文象
征。 黑色上升为墨象，那更是格物致知的
审美造化。 因此，墨色又称玄色、极色。 按
照中国古老的色彩学来界定，那即是著名
的“墨分五色”说。 而水是催化剂与中介
体，集聚综合的巨大能量，亦即“上善若
水”是也。 陈先生对水墨的性能特征及其
变汇融通是了然于胸的， 从而诉诸于笔，
倾泻于纸。 其墨的枯湿浓淡，阴阳虚实，其
水的湿润渗化、薄敷重施，都得心应手而
传情达意，形成了一曲相当严谨而和谐的
水墨交响乐。 如他画的《芭蕉小鸟》，宽笔
重扫，粗犷豪放，其水墨的交融变幻相当

丰富而细腻，其叶面筋络颇为清晰，凸显
了一种带有质感的肌理效果。 而点缀在芭
蕉树边的小竹，纯用浓墨撇出，笔触爽辣
干脆，弥散出浓郁的金石气，画下方的山
石，用淡墨轻抹，施以墨点，如苔藓青涩，
从而使整幅画的墨色浓重相映， 轻淡相
宜，令人味之无极。

水墨画贵在以少胜多， 以一当十，法
在趣中，境在象外。 综观历代水墨大家之
画，如青藤之简率，八大之空寂，石涛之清
逸，缶翁之苍朴，白石之稚拙，均是“色不
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 ”
陈先生的水墨画在构图造型上是力求简

洁疏朗，在水墨笔触上更是精当概要。 如
《秋酣》图中，充分展示了笔触与水墨的对
应作用，两个硕大的葫芦纯用极简要的墨
线勾勒，颇有空间开阔感。 叶子则用浓墨
重笔挥洒，间以水韵化之，丰润而鲜活。 其
枝蔓则以狂草笔法写之，枯疾涩缓，顿挫
起伏，彰显了水墨的韵律与笔致的气势。

水墨画的艺术特征和空间表现既是以
浓淡表现色相，以虚实形成层次，从而构成
视觉的“水晕墨章”之效与审美的“如兼五
彩”之意，以求达到“气韵生动”之界。 尽管
水墨画的基调是黑与白，但“道，可道，非常
道。 ”陈先生是善用墨色的高手，他不仅能
娴熟地将浓墨、淡墨、干墨、湿墨互为作用，
而且更是大胆地使用破墨法与渍墨法，破
即厚中兼虚、重中兼淡，渍即晕中有变、化
中有境。 如他的《秋声秋色》构图极为约略
奇崛，表现手法相当生动酣畅，两片上下纵
横交错的芭蕉叶就运用了破墨法， 浓中破
淡，淡处破浓，墨韵变幻迭加，具有明暗的
对比质感。而两只一站一跃的飞鸟，却用渍
墨法来增加羽毛的层次与质感， 从而以水
墨传递了爽爽秋声与浓浓秋色。

水墨的韵律
陈世中水墨画赏析

王琪森

画坛逸事

▲水墨画 陈世中作

黄庆华先生是上海知名花鸟画家。
他几十年如一日， 对花鸟画挚爱痴迷
孜孜探索， 不知老之将至， 这种精神
确实可敬。 他早年研修西画并泛读美
术史论， 逐渐积累把握中外绘画艺术
品位的学养， 又有着长期磨练的造型
功底， 所以他是 “弃西改中” 转型较
为成功的一个。

八十年代他有幸受业于唐云先生，
开启了他艺术心智的里程。 创作上，
他对老师独臻辉煌的绘画风格并没有
亦步亦趋， 也不常采用一般的折枝花
卉构图， 却喜走进深山密林去对话繁
花长藤、 寒潭幽禽之类的自然生态，
归来时草稿上是满满的杂花生树， 创
作时画幅上是满满的花香鸟语。 诸多
佳作不乏得心应手的笔墨技巧与以小
见大的视觉张力， 画中苍润与遒劲交
织， 浓墨与重彩并置。 看似信手拈来
的场景， 却能唤起山野气息和自然风
情的记忆， 还不时透出几分超然物外
的意境。 这是他力辟蹊径的个性特色，
也是他长期追求的艺术效果。 作品特
色还可以从他的题材、 章法、 设色、
趣味等方面体现出来； 成果也当然属
于他这样多写生多观察、 勤动脑勤动
笔的画家了。

放眼当前画坛， 已形成百花纷呈、

风格多元的大好局面。 然而， 诚如画家
对自己坚持的艺无止境的要求， 庆华的
画风每过几年总会有些许的改变， 这说
明他是永远处在奋勇向上攀登的积极状
态。 他从秉承传统与观照时代两方面出
发， 还以借鉴其他画种来丰富创作元
素， 以突破程式来别开生面， 达到逐步
的进取和完善。 要做到这些是不太容易
的， 必定会有曲折和误区。 这种心路历
程在许多作品中都可以看出来， 有着时
而舒畅时而滞涩的苦心孤诣和经营中多
方面的形式思考。 尽可能少重复自己，
这也是许多有志画家的追求。 我留心收
集了庆华历年见诸各类报刊及出版物上
大量的作品， 发觉很少有同一幅或大体
相同的 （转载除外）， 风貌样式， 其体
裁、 构成、 手法、 立意也不一样， 这也
是作者对绘画创作反复做到勤奋与尝
试、 否定与衍变的最好见证。 我不禁为
这位老画家虚怀若谷而不固步自封， 勇
于创新而不驾轻就熟的创作态度而欣
悦， 为他始终在大自然中提炼美的激情
而共鸣。 近年， 我依然不断地读到他洋
溢着诗意的新作， 不断地在他构筑的艺
术意境中漫步， 从中浮出的一句唐诗，
就作为本文的标题。

山光悦鸟性 潭影空人心
黄庆华花鸟画品读

乐震文

“近百年来，学吴、仿吴者多矣，能得其神髓者实寡。 非功力不逮，难在‘书房底蕴’，出手便俗。 ”
“现在书画界最大的问题，便是文化的缺少。 ‘士三日不读书，便面目可憎，言语无味’，书画艺术同样如此。 ”

———摘自范敬宜致郑伯萍书信


